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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数字媒介与身份议题

身份/认同是现代社会的重要议题，这与现代性

的多重变迁相关。传统共同体衰落，个体主义兴起，

个体可以较为自由地选择自己的身份，在获得解放

的同时，也面临着认同危机；全球化促进了日益频繁

的跨国交往，人们在与“他者”相遇的过程中，在世界

主义和民族主义之间动态调整身份的位置①，既可能

带来合作、团结和国家身份的消解，也可能激活民族

国家的身份意识，激发民族主义情绪，造成冲突。

媒介被认为是塑造身份认同、促进共同体形成

的渠道。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中认为，现代媒

体为人们提供了想象国家的机制，促进了民族国家

的形成。②2009 年，情感史学家罗森宛恩 (Barbara
Rosenwein)在马克斯普朗克人类发展研究所情感史

中心的一次演讲中提出，现代大众传播媒介使建

立成员之间没有直接接触的情感共同体(emotional
communities)成为可能。③与报刊、电视等传统媒体

相比，以互联网、手机为代表的数字媒介改变了人们

生产身份、建构共同体的方式：数字媒介在把人们连

接起来的同时，也导致不同群体的“相遇”更为频繁，

“我们”和“他们”的身份区分甚至冲突成为日常现

象，尤其是基于民族国家认同的身份区分；“打工人”

“社畜”等身份的生产呈现了网民的自我认同，表达

了对自身处境的不满，他们在网络上以“打工人”等

身份为标签表达情感，形成松散的情感共同体；基于

情感和身份认同而组织起来的网络粉丝群体已经成

为不可忽视的力量；在#metoo#运动中，性别身份成

为该运动在数字空间中传播的动因之一。这些现象

显示身份认同及网络社群已经成为理解网络社会的

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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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认同的建构是一个情感参与的过程。梅瑟

(Mercer，J.)甚至认为，“所有身份认同都依赖于社会

情感”④，“没有情感的认同不会激发任何行动，因为

一个人并不关心。冷漠使身份变得毫无意义(和无

能为力)，而情感则使身份变得重要。对自己群体的

自豪或对敌人的憎恨都以自己关心的身份为前

提。”⑤社会学探讨身份问题，常关注身份的社会分

类、边界和认同过程，这些不仅是纯粹的认知分类和

边界划定问题，还有一个重要的情感维度，它与社会

因素共存，但不能归结为社会。⑥这是因为身份认同

的形成和维系需要一种集体情感(collective feelings)，
它不同于个体内在心理状态，而是群体共享的情感

体验、情感规范。集体情感可能存在于一个村庄，一

个公司机构，也可能存在于国家，是各类共同体存在

的基础之一。它如何影响群体的形成和功能是学界

研究的议题。⑦集体情感的形成需要情感以物体、文

本为媒介在成员之间流通，而这一过程则受到媒介

形态的影响。

安德森在讨论共同体形成的想象机制时指出，

超出面对面接触范围的一切共同体都是想象的，不

同共同体之间的区别并不在于虚假还是真实，而是

他们被想象的方式。⑧沿着这一思路，我们要考察人

们理解自己身份、想象共同体的媒介方式。在这一

点上，报刊与数字媒介差异明显。本文主要从理论

层面探讨数字媒介对情感流通和共同体建构的影

响。这一问题宏观、抽象。为了便于分析，我们需要

聚焦在基于民族国家的身份生产上。近年来，互联

网上基于“民族国家”身份的冲突事件频繁发生，例

如网络上的系列“辱华事件”⑨、中美贸易摩擦，还有

多起民族主义事件。网民基于民族国家的身份表达

爱、愤怒、羞耻等情感。情感在流通的过程中，把无

数个体连接在一起，形成集体的感觉。笔者曾探讨

过数字媒介时代情感流通带来的增值、转化与创造

社群边界的问题。⑩本文是对这一话题的延伸，从情

感流通的视角探讨网络共同体的形成。

二、“情感经济”：理解数字媒介中的情感流通

我们首先引入“情感经济”理论来理解数字媒介

中的情感流通。

萨拉·艾哈迈德 (Sara Ahmed)提出“情感经济”

(Affective Economies)理论来回应情感研究的两种主

要路径。第一种以脑科学、心理学为代表，把情感视

为个体身体的内在状态，情感是从身体内部产生，指

向外在世界。第二种以社会学、人类学的研究为代

表，关注社会结构、社会变迁对情感的影响，关注情

感的社会性。情感被认为“主要经由社会建构，透过

学习得来”，通过集体传染给个体。它们可以被称

为情感的“由内至外”(inside out)和“由外至内”模型

(outside in)。但这两种模型都忽略了情感在不同个

体、群体之间的流通过程，都假设了内在与外在、个

体与社会、“我”与“我们”之间区分的客观性。“由内

至外”模型主要通过测量等方法分析人的内在情感

状态、身体反应，而“由外至内”模型则容易把“社会

性”简化为情感的社会框架。如果说“由内而外”模

型把情感视为个体拥有的，那么“由外而内”模型则

是把情感视为“我们”拥有的，情感成为一种社会存

在(social presence)而非自我存在(self-presence)。事

实上，在个体的内心世界和外部世界之间，存在复杂

的语言、符号和意义系统，它们影响着情感的生产、

流通，调节着个人和集体之间的关系，赋予了情感以

社会性。这样一个“中间领域”较少得到关注，这也

是“情感经济”理论的价值所在。

我们先来看艾哈迈德对情感的理解。她认为，

情感与我们如何和他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密切相

关，它在现象学意义上总是意向性的，指向一个对

象，哪怕是想象的对象，所以情感是关于自我、客体

和他人之间的亲密关系，既不是由内而外，也不是由

外而内。从现象学的角度来看，情感是关系性的，

情感既不存在于主体，也不存在于客体，而是主体和

客体“接触”的产物，取决于主体在和客体接触的过

程中如何阅读对方、如何建立意义。我们应该关注

情感如何在自我与客体之间流通，以及如何在流通

中创造主体性。艾哈迈德提出情感经济理论来解释

情感流通的过程和后果。

艾哈迈德使用的“情感经济”概念借用了马克思

关于商品的论述，描述情感的流通过程。“经济”一词

是指情感在社会和心理领域的流通和分配。与商品

相似，情感也是在流通中产生价值。在她看来，情感

并不是驻留在一个物体或符号之中，而是在物体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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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之间流通，情感的价值随着时间而积累，一个物

体或符号在流通中增加了情感价值，流通得越多就

越显得有情感。情感流通在本质上是情感符号在

不同主体的流通。

情感流通带来系列后果。第一，情感流通创造

了主体的“轮廓”。艾哈迈德认为，情感既不属于个

人也不属于社会，而是产生了表面和边界，使个人和

社会可以像物体一样被描绘出来，情感的对象是作

为流通的效果而形成。情感体验把我们和他人分

开，调节内部与外部之间的关系。这与情感的意

向性具有的构造功能有关。情感不仅指向对象，也

积极地构造对象的主体性。例如，愤怒不仅指向特

定的对象，也把一些负面标签附着在“他们”身上，

构造了一个“不正义”的主体，帮助人们形成“我们”

和“他们”的区分。第二，情感流通创造了社群认同

和社群之间的界限，把一个群体(group)构造成集体

(collective)。情感在流通过程中，把拥有相同或相似

情感体验、情感规则的个体“绑定”在一起。成员通

过参与共同情感的流通，形成集体的边界。群体成

员之间的情感分享被认为可以加强群体的凝聚

力。集体之所以不同于群体，源于它的成员共享某

些情感规则，拥有相似的情感体验和表达方式，或者

说，拥有“集体情感”。集体情感的形成需要情感的

流通。

情感经济，或者情感流通的研究，关注情感在不

同主体、客体之间的循环过程。它不是把情感视为

心理状态，也没有简单地还原为社会文化因素，而是

聚焦在符号系统、意义机制、传播媒介如何促使不同

主体之间、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互动，进而影响了情感

的生成和流通，关注情感“如何以具体和特殊的方式

来调节心理和社会之间的关系，以及个人和集体之

间的关系。”它属于情感的文化研究路径。这一路

径聚焦于语言和符号系统与人类情感的关系，尝试

跳出心理学的个体主观感受和社会学的集体氛围的

限制，通过分析语言和符号的中介作用，来理解意义

的生产如何影响情感的生产、消费和流通。它主张

应该在情感流通的动态过程中关注身份认同、社群

的生成，而不是把它们视为心理的事实或者是社会

的建构。

当下的传播环境中，数字媒介显然是情感流通

最重要的载体之一，其技术特征、符号系统都塑造了

情感流通的形态，影响了个体情感和集体情感形成

的方式。相对于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数字媒

介具有显著的“情感性”(emotionality)，这主要表现在

以下几点：一是数字媒介改变了公私边界，为个体情

感表达提供了渠道。在传统媒体时代，个体感受缺

少进入公共空间的机会。二是媒体和平台机构积极

借助情感吸引公众注意力，获取流量，“这些媒体和

平台邀请情感上的关注，支持情感上的投资，并传播

带有情感色彩的表达。”三是数字媒介的“语言”丰

富，包括图像、视频、图片等，与文字相比，它们具有

更强的传达情感的能力。四是数字媒介也把个体的

感受连接成“集体情感”，为各种类型的“情感共同

体”的建构提供了平台，促使大量的在线社群的形

成。基于数字媒介与情感的密切关系，帕帕克瑞斯

(Papacharissi，Z.)认为，数字媒介形成了独特的情感

结构，它是“由传播技术支持和维持的情感故事结

构，为网络化的和情感的公众提供了纹理、音调、话

语权和叙事模式。”数字化的情感结构“帮助我们讲

述关于我们是准，我们想象中的我们可能是谁，以及

我们如何达到目标的故事”，塑造了人们想象自我

与他人、国家与世界之关系的形式。它与“我们是

谁”的身份建构密切相关。我们接下来将具体分析

数字媒介的情感结构如何影响了情感流通以及网民

“想象”民族国家的方式，如何影响了网络共同体的

形成。

三、从“想象”到“感受”：网络共同体如何形成

安德森把民族国家视为“想象的共同体”，认为

报纸在建构人们的共同体想象中必不可少。两者之

间的关联有两个来源，一是时历上的一致，报纸上的

日期提供了一种最根本的联结，“即同质的，空洞的

时间随着时钟滴答作响地稳定前进”，二是报纸创造

了一个超乎寻常的群众仪式，报纸的读者们几乎同

时消费报纸，他们看到自己阅读的报纸同样出现在

地铁、理发厅或者邻居处被消费，确信共同体就存在

于日常生活之中。数字媒介塑造“想象的共同体”

的方式与报纸迥然不同，其独特的“情感结构”改变

了人们感知世界和表达的方式，让共同体不仅是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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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的，更是可见的、可以感受的，是日常生活中鲜活

的体验对象。数字媒介对人们感受和建构共同体的

影响，主要有如下四个方面：

(一)数字媒介让不同群体的“相遇”变得频繁、直

观。它融合了视频、图像、文字等多种传播形态，鲜

活的听觉和视觉文化让同胞、他者等这些原本抽象

的概念都变得直观可见。人们通过数字媒介可以看

到线下难以遇到的“他者”，从身体肤色到文化、价值

观上的差异都被暴露无遗，在“相遇”时便开始身份

的划界、“我—他”的区分。身份区隔的过程包含认

知性的因素和情感的参与。我们认知到和其他群体

在语言、肤色、价值观、政治制度、空间位置等方面的

差异，进而知晓自己的特殊性。情感既能够建构“差

异”，也让一些自然的差异成为“区隔”的缘由。人与

人之间的差异随处可见，但忽略哪些差异、把哪些差

异视为区分“我们”和“他们”的关键要素，是文化解

释的产物，是一个政治、社会、文化的过程，而这其中

必然包含着情感。情感唤醒人们的自我意识，促进

主体性建构。它强化冲突，让“我们”与“他们”的对

立更加显著，冲突更剧烈。在系列“辱华事件”中，因

感受到羞辱而产生的愤怒指向“他者”，激发了“我

们”的身份意识。愤怒既是区分“我们”和“他们”的

情感机制，也是“我们”团结的纽带。

艾哈迈德以“疼痛”为例说明情感如何让“主体”

浮现出来：疼痛让我们感觉到自己的“皮肤”，我们与

他人隔离。正是身体与其他物体之间的痛苦接触，

人们感觉到“表面”的存在，“表面”给人的印象是强

烈感受的结果，只有在感到不适的时候，我们才会意

识到身体有一个表面。情感并不是“我”或者“我

们”拥有的东西，相反，正是通过我们回应他人所产

生的情感，“我们”与“他人”的界限被制造出来，主体

因为与他人的接触而获得了形态。情感由于是意

向性和关系性的，它指向客体的时候，也让主体浮现

出来。例如，愤怒的内在结构蕴含了主体与客体之

分，它引发的“不适感”恰恰让“我”意识到“他人”对

自我的冒犯。国际政治中的仇恨也是激发主体性的

重要情感。仇恨蕴含着一个群体对另一个群体的报

复欲望，它在复仇的等待和复仇成功的快感中，不断

地动员群体的主体性，在复仇者与复仇对象之间划

定清晰的界限。共同仇恨某个群体也是“我们”形成

的情感机制。

(二)数字媒介的情感性不仅激活不同个体的身

份意识，也为他们的情感表达提供通道，其情感结构

影响了个体情感表达、流通以及情感连接。情感流

通的载体借助数字媒介广泛传播，积聚情感能

量。个体被激发的情感寻求表达的渠道，在半公开

(如朋友圈、微信群)、公开(如微博、抖音)的平台上传

播，带来显著的社会后果。数字媒介让愤怒、羞耻、

仇恨、爱等这些与民族国家身份相关的情感传播迅

速，影响范围广泛。

(三)数字媒介改变了情感流通的方向。在传统

媒体时代，民族国家的情感多是自上而下地流通。

国家通过一套情感政体(emotional regime)由上而下

地鼓励或抑制公众的情感体验，建立情感表达的规

则，塑造民族国家认同。威廉·雷迪(William M.Reddy)
使用“情感政体”这一概念来表达“一套规范性的情

感和官方仪式与行动，以及宣讲和灌输这些规范性

的情感及仪式的衔情话语”，是任何稳定政权的一个

必要基础。到了数字媒介时代，不同主体之间在互

动中建立情感规则，影响情感流通的模式，情感的流

通依靠一套更为复杂的系统：个体被赋予表达情感

的机会，原本被视为内心或者私人领域的情感可以

顺场地进入公共空间，消解了公共、私人的传统边

界，对国家的公共政策形成反馈；国家可以通过法律

法规、公共政策等引导公共空间的情感表达和流通；

平台拥有强大的管理公众情感的权力。

鉴于平台的广泛影响力，我们需要专门分析它

对情感流通的影响。学界用“平台社会”(Platform
Society)这一概念来描述平台介入社会、构造社会的

能力。平台深刻地塑造了当代社会的情感文化，让

情感生产和流通也呈现出“平台化”的问题。抖音、

快手、今日头条等平台已经成为公共情感的聚集地，

既为情感流通提供了空间，也制定了规则，决定情感

如何往各处分配。短视频平台极大地推动了情感载

体的传播，为人们讲述“我们是谁”提供了空间。它

们还借助情感争夺日益稀缺的注意力资源，变相地

诱导了激进情感甚至极端情感的表达和传播，在某

些案例中，可能会加剧身份带来的冲突。算法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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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人们对外在世界的感受，也设定了情感流通的轨

迹，它不仅可能带来学界关注已久的信息茧房效应，

也可能往同一方向引导并强化某种身份认同及其引

发的情绪，造成群体极化、情感极化等问题。

(四)数字媒介以仪式传播激发和积聚情感，形成

新媒介事件。丹尼尔·戴扬与伊莱休·卡茨使用的

“媒介事件”特指电视现场直播，它有组织、有脚本，

吸引观众仪式性地观看，促进成员之间的团结。

数字媒介融合了电视媒介的直播特征，也能够形成

仪式性的事件。不同的是，数字媒介把分散在各地

的成员连接起来，彼此之间不仅知道对方和自己一

样正在观看，还可以相互交流感受，让共同体感觉

更为清晰。2018年 12月 1日，孟晚舟在加拿大温哥

华被捕，引发国人关注。这件事被认为是美国打压

华为、“试图阻挠甚至打断中国发展进程”。2021
年 9月 25日，孟晚舟乘坐中国政府包机返回祖国。

提前获知消息的网民在社交媒介上翘首以盼，带有

仪式性地等待着。微信、微博等社交媒介平台不断

更新孟晚舟回国的新闻，美国压制、漫长等待、“回

家”话语、祖国日益强大的感受等都在调动网民的

情感。网民情感在社交媒介上迅速流动和积聚，让

网民直观地感受到“国家”。孟晚舟回国在网络上

引发的情感表达兼有对“内群体”(the ingroup)的积

极情感(自豪、快乐)和对“外群体”(the outgroup)的消

极情感(愤怒)。现有研究发现，当群体成员对内群

体感到快乐或对外群体感到愤怒时，群体认同增

加。网民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的表达有助于共同

体认同的生成。

四、集体情感、符号系统与个体的连接

安德森之所以把民族称为“想象的共同体”，是

因为“即使是最小的民族的成员，也不可能认识他们

大多数的同胞，和他们相遇，或者甚至听说过他

们，然而，他们互相联结的意象却活在每一位成员

的心中。”在互联网上，网民也基本上以匿名的身

份存在，不可能认识大多数的同胞，不可能与大多

数人相遇，那么，他们是如何连接在一起的？“我

们”并非自然而然地产生，而是“一系列复杂社会实

践的结果”。这套社会实践在网络上表现为两种机

制，一是集体情感的形成，二是连接个体的语言、符

号系统。

在数字媒介空间中，个体不具身在场，通常无法

像线下组织那样形成约束成员行为的规则，无法建

立成员之间的分工、合作等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同

属于某个组织、某个共同体的“感觉”则成为集体形

成的心理纽带。这种“感觉”的形成需要集体情感。

但“情感发生在生物体内，而不是生物体之间的空

间，这意味着群体情感只不过是体验相同情感的个

体的集合。”群体成员之间如何体验到相同的情

感？梅瑟(Mercer，J.)给出如下解释。一是文化调解

情感。人类的情感被认为是后天学习的结果，是社

会文化的产物。因此，在梅瑟看来，一个人的感受往

往取决于文化框架下的解释。相同的文化框架容易

激发相同情感。2023年发生的苹果“辫子客服”涉嫌

辱华事件引发不少网民的不满，这些情感源于理解

“辫子”的文化框架。群体情感往往比个体情感更强

烈。二是由于群体中的人可能和本群体的成员互动

最多，将本群体作为主要参照群体，因此群体成员可

能互相影响。体验群体情感可以表达和强化群体身

份，维持群体界限。第三，情绪具有传染性，他人的

情绪会影响自己的情绪。第四，具有群体层面影响

的事件会引起群体层面的共同反应。

群体/集体层面的情感让一个人因为自己的群

体受到侮辱而感到不安，而不是因为自己被单独侮

辱。个体分享群体成员的身份，因为感到群体被侮

辱而产生愤怒。这样的情感机制塑造的就是作为

群体的“我们”与“他们”的对立，“同仇敌忾”有助于

增强群体认同。这一点在系列“辱华事件”中非常

突出。网民认为“起筷吃饭”视频、“抵制新疆棉”等

事件对群体构成了歧视、侮辱、伤害，产生不满、愤

怒的情感。体验和表达愤怒的过程则把个体和集

体“绑定”在一起，形成集体情感，推动集体行动。

群体情感不仅对外，还“对内”，维系群体稳定需要

建立统一的情感规范，以引导成员的感受和规制情

感的表达，这就会排斥违反群体情感规范的成

员。这种现象往往造成更大范围的群体内部的分

化、矛盾和冲突。

梅瑟分析的个体情感转化为集体情感的机制具

有很好的解释力，但缺少对语言，符号系统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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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系统对集体情感的产生和表达贡献甚大。语

言、符号唤醒了情感体验，塑造了人类情感。群体

层面的情感体验通常与共享的语言和符号系统相

关。在“帝吧出征”中，网民制作了大量“表情包”作

为情感表达的语言符号，它们反过来也在调动群体

成员的情感。相同的语言和情感是他们彼此确认

身份、交流感受的基础。史华罗把情感语言看作一

套交流系统，认为它“在建立和处理人际关系中起

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语言、符号系统也是网民相

互交流、彼此连接的媒介。他们通过使用相同的

语言来获得一种共同体的感觉。“阿中哥哥”这一

网民创造的语言便是他们表达爱国情感、彼此呼

应和连接的纽带。据研究者考证，“阿中哥哥”这

一称谓最早出现在 2019年 8月 14日“我们都有一

个爱豆名字叫阿中#”的微博话题中，由一群自称

“饭圈女孩”的群体创造。她们把中国当成自己的

偶像爱豆，亲切地称呼中国为“阿中哥哥”，后来在

“@人民日报”“@央视新闻”等主流媒体官方微博点

赞下实现“破圈”，它是一种饭圈化的语言，是粉丝

对于祖国的情感投射，得到粉丝的普遍认同。“阿

中哥哥”的话语建构了一种新型的个体与国家的亲

密关系。

数字媒介中的社群在组织性上存在差异。它们

通常较为松散，多是基于特定事件唤醒的共同情感，

缺少有组织地互动，随着事件结束而结束。少数社

群的组织性较强，拥有一套自己的语言符号系统和

表达空间，不仅表达情感，还可以组织行动。组织性

与平台性质密切相关。有些平台能够为网民的自组

织提供技术层面的支持，比如贴吧、微博、微信群，有

些则不便于组织的开展，比如微信朋友圈。

五、从“想象的共同体”到“感受的共同体”

数字媒介的传播形态在某种程度上挑战了安德

森论述报纸与“想象的共同体”的前提。在数字媒介

时代，个体不是通过同步阅读一样的报纸产生共同

体的想象，而是在情感交流中感受彼此，获得身份认

同；数字媒介也让不同群体的“相遇”变得频繁，抽象

的“我们”“他者”等概念成为直观的、鲜活的体验；个

体通过数字媒介表达情感，彼此连接，实施行动；线

下互动的缺乏使得共同感受成为网民形成集体的纽

带。因此，我们提出“感受的共同体”(communities of
feeling)的概念，用以强调感受、情感在民族国家共同

体形成中的作用，强调情感在流通的过程中如何把

个体连接成“集体”。

这一概念与罗森宛恩的“情感共同体”也有一些

区别。罗森宛恩把“情感共同体”的概念视为一种研

究情感的历史方法，她认为，情感共同体与社会共同

体如出一辙，包括了家庭、邻里、议会、行会、修道院、

教会，但研究人员研究它们首先是为了揭示情感系

统：这些共同体(以及共同体中的个体)所定义和评估

的对其有价值或有害的东西；他们对他人情感的评

价；他们所承认的人与人情感纽带的性质；他们期

望、鼓励、容忍和憎恶的情感表达方式。可见，“情

感共同体”的研究对象(如家庭、邻里、议会、行会、修

道院、教会等)都是组织性、同质性较强，联系紧密，

拥有相同的并且比较稳定的情感规范，但数字媒介

中的共同体通常缺乏组织性，是依靠事件临时激发

的共同感受而连接在一起，情感系统既不复杂，也不

稳定。当然，数字媒介空间中也有一些组织性较强、

连接密切的社群，比如粉丝社群、趣缘社群等，它们

符合“情感共同体”的特征。

“想象”与“感受”是两种不同的感官方式，与报

纸、数字媒介两种传播技术直接相关。我们考察媒

介应该关注技术形态如何与人的感官接合，进而创

造新的知觉方式。以媒介与感官的视角来看，“想

象的共同体”这一概念强调民族认同的认知面向，

“直指集体认同的‘认知’(cognitive)面向——‘想象’

不是‘捏造’，而是形成任何群体认同所不可或缺的

认知过程(cognitive process)。”“感受的共同体”的概

念则更强调民族认同的情感面向，关注数字媒介如

何塑造了人们对“他者”的感受，如何把个体感受连

接成集体情感。当然，严格来说，认知和情感不能二

分，情感包含着认知性的因素和评判，例如，系列辱

华事件激发的网民愤怒蕴含网民对于尊重、偏见、歧

视、公正等问题的认知。认知推动决策、行动的过程

也包含着情感，因为做出决策和实施行动有偏好、价

值的引导，它们都有情感的参与。使用“感受的共同

体”的概念是为了强调“感受”在数字媒介认同与社

群建构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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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经济理论与“感受的共同体”概念可以帮助

我们解释网络社会冲突的问题。网络社会冲突呈现

出情感化的特征。沃格勒(Vogler，C.)指出，要理解社

会冲突为何常常显得如此棘手，关键在于外部社会

世界中的社会身份、冲突如何与群体内部的无意识

心理过程、强烈情感相结合。依据情感经济理论，

内部与外部并不是截然二分的领域，情感在流通的

过程中把内部的无意识心理、情感与外部社会世界

结合起来，身份与情感相互激发，推动集体行为，让

身份议题更加显著。数字媒介时代情感流通的变化

加剧了社会冲突，让冲突更加日常化。

数字媒介推动的情感政治具有高度唤醒、情

感狂热流通等特征，对政治生活带来巨大影响。

数字媒介时代的认同建构也呈现出典型的情感特

征——易被唤醒和传播，这也是我们提出“感受的

共同体”这一概念的原因所在。本研究包含两条值

得未来进一步探讨的线索：一是传播技术与人们在

民族国家认同方面的“情感结构”。新兴的传播技

术往往带来剧烈的社会变革，搅动人们的日常生

活，这是我们容易直观感受到的现象。但我们应该

透过现象层面的“喧哗”去探讨传播技术是否以及

如何塑造不同代际的“情感结构”。这种“情感结

构”影响着人们的身份认同和处理“我们”与“他者”

关系的方式；二是以语言、符号、传播的物质载体为

中介的情感流通把个体连接成集体的方式。本研

究抽象地使用了“数字媒介”的概念，但在具体的媒

介使用中，不同的传播技术在情感表达和流通上具

有不同的“可供性”，也就以不同的方式塑造主体性

和集体，算法、短视频、智能传播媒介等都以自己的

方式影响共同体的形成。这需要我们开展更丰富

的经验研究来丰富数字媒介与情感经济/情感流通

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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